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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传统家族制度与家庭伦理秩序

一、家庭与家族的定义

关于家庭的定义及其类型，社会学家有种种讨论和界定①。根据
中国古代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参照社会学理论，将家庭定义为：通过
血统、婚姻或收养联系起来的社会单位。对家庭的类型，社会学家有
“核心家庭”、“夫妇式家庭”、“复合家庭”、“扩大家庭”等说法。鉴于研
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文不使用这些名词，而采用传统的“小家庭”与
“大家庭”等概念。“小家庭”一般指由夫妻及其双亲、未婚或已婚子女
等组成的家庭，包括两代或者三代人，人口少则只有夫妇两人，多则可
以包括在世的父母和子女已有的后嗣；“大家庭”一般指由从兄弟甚至
再从兄弟共财合爨、四代以上同居的家庭，人口少则十余人，多者可达
数百甚至上千人。小家庭和大家庭都以同居、共财、合爨为特征，其区
分是相对的。
家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许多家庭的集合体，具体地说，是指同一

个男性祖先的子孙，分居、异财、各爨，组成许多家庭，但还是聚居在同
一村落，并按一定规范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家族的构
成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有清楚的男系血缘关系，族众为同一个男性
祖先的子孙；第二，有一定的规范、办法，作为处理族众关系的准则；第
三，有一定的组织系统，管理公共事物并领导族众进行家族活动。
家庭和家族的关系，可以说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以血缘关系

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特殊的社会组织中，家庭是个体，是基础；家族是多

①［英］Ｆ·Ｒ·艾略特著，何世念等译《家庭：变革还是继续》第５章，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２；［美］Ｍ·Ａ·拉曼纳和 Ａ·里德曼著，李绍嵘等译《婚姻与家
庭》第２章，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５。



个家庭组成的群体，是上一级组织。一般情况下，家庭是同居、共财、
合爨的单位，而家族是别籍、异财、各爨的群体，二者区别比较明显。
当一个大家庭发展到几百甚至数千人口，聚居于同一村落而又没有分
财别籍时，家庭与家族就合而为一了①。在明清小说所描写的家庭中，
大部分是小家庭，只有《红楼梦》等少数作品写到了典型的大家庭以及
家族的活动。

二、传统家族制度的发展及本质特征

在任何一种国度和社会里，家庭或者家族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
位都具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关系网络以及行为准则，表现出一定的文
化特征和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家族文化的地位和意义尤其
突出。中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君主
专制的家天下，王朝兴替江山易主，不过是改变姓氏而已，本质上都是
父子相传的家族政权，政权和族权相互缠绕，难以分割。可以说，由血
缘关系产生的族权是仅次于政权的一种有系统的权力。中国的家族
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始终是封建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地说，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父家长制家族。婚姻形态决定家庭形态，一般认为，人

类共经历了四种婚姻形态：血族群婚、亚血族群婚、对偶群婚和一夫一
妻制的个体婚姻；与此相适应，家庭形态依次为：血缘家庭、亚血缘家
庭、对偶家庭、个体家庭。前三种是原始的群体婚姻和群体家庭，后一
种是现代的个体婚姻和个体家庭。
简单地说，血族群婚，是指在一个原始群之内，排除父母、子女、祖

孙之间的性关系，实行兄弟姐妹之间的行辈群婚，即同辈的兄弟姐妹
均互为夫妻，祖辈与祖辈、父辈与父辈、子辈与子辈、孙辈与孙辈的所
有男女各自互为夫妻，由此产生的血缘家庭，仅仅是一个婚姻单位。
亚血族群婚，或叫族外群婚，进一步排除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禁止
同一原始群内部的任何男女婚配，通婚必须在两个原始群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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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家庭、家族的定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参看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第

３—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注：本书注释体例为，所参考引用的文献在每一节
第一次出现时注出作者及出版情况，同一节再次征引则只注文献名称及页码。



而且限于相当的行辈之内。这时，人类的社会组织由原始群转变为氏
族公社。由于一个氏族同一辈的所有妇女可以把另一氏族相当行辈
的所有男子均视为夫，同一辈的所有男子可以把另一氏族相当行辈的
所有女子均视为妻，互相可以要求同其中的任何一位过婚姻生活，所
生孩子知母而不知父，因此，血统只能按母系计算。在这种亚血族群
婚基础上建立的亚血缘家庭之中，丈夫和妻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氏
族。对偶群婚，仍然同亚血族群婚一样，一个氏族中的一群妇女以另
一个氏族中的一群男子为夫，一个氏族中的一群男子以另一个氏族中
的一群妇女为妻，不过，婚姻生活的对象已相对固定，也就是说，一个
女子仍然可以有一群夫，但以一人为主夫；一个男子仍然可以有一群
妻，但以一人为主妻。主妻和主夫较长时间在一起，就组成了对偶家
庭。对偶家庭的婚姻关系仍然松散，主夫与主妻都可以随时更换，因
此，孩子仍然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血统仍然只能按母系计算。对偶
婚制进一步发展，主夫和主妻不能随时随意离异和更换，就变成了一
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男女双方一经结合，除了特殊情况外，一般都是
终身夫妻。固定妻子、丈夫及其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就组成了个体
家庭。这时，孩子的生父已经明确，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男子在
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都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因此，不仅氏族长改由男子担任，血统也改由父系计算，氏族中
的子女随父而居，长大之后，儿子留在本族，女儿出嫁别的氏族。至
此，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几个甚至一个劳动

力可以独立进行个体生产，这样，从氏族内部就分裂出了以父亲为家
长的个体家庭。这些个体家庭，可以是只包括夫妻子女的小家庭，也
可以是按父系计算包括数代子孙在内的大家庭，无论规模大小，都由
父亲或者最长辈的男性担任家长，称为父家长。由同一个父系大家庭
分裂出来的各个小家庭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父家长制家族。原始父
系氏族公社后期的这种父家长制家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家族制度，
虽然还处于雏形阶段，却具备了后世各类家族制度的本质特点，即：同
一男性祖先的子孙，若干世代聚族而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照一定
的规范结合在一起，父亲在家庭、家族中具有绝对的统治权等等。值
得说明的是，父家长制即父权制下的婚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
是纯粹的一夫一妻制；随着父权制的强化，有利于男性的各种补充性
婚姻形态应运而生，如家长多妻制以及纳妾制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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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一夫一妻制一开始就只是对妇女而言的，就是以男子的多妻
制作为补充的。

第二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法式家族制度。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父家长制家族也转变为奴隶制家族和宗族村社，

然后进一步形成宗法式家族制度。根据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宗族制度在商朝已经盛行，到西周则已非常完整，其大致形态为：按地
域划分的国家各级行政组织和按血缘划分的大小家族相互对应，国家
系统的君统、政权和家族系统的宗统、族权合二为一。也就是说，周王
室和各诸侯国、各卿大夫邑，既是从上到下一级级的国家行政机构，又
是从大到小一个个的奴隶制家族。周王室既是国家政治上的共主，又
是各大家族的大宗，周王则是大宗的大宗子、大族长，所谓“王者天下
之大宗”（《诗·大雅·板》毛传），“王者之嫡子谓之宗子”（《诗·大雅
·板》郑笺）。宗法制度有一系列具体的原则和方法，可以概括为：大
宗和小宗；嫡长子和别子；百世不迁和五世则迁；别子为祖继别为宗；

五等服制；大功同财等①。周王朝是一个以大套小重重叠叠的大家族
体系，所谓大宗和小宗就是用来区别各级同姓家族的，除了周王室是
固定的大宗之外，其他的“宗”都既是大又是小。周王的同母弟和庶
兄弟分封到各诸侯国，成为国君，就其本国来说是大宗，但相对周王
室来说是小宗；国君的同母弟和庶兄弟再分封到各邑去，成为大夫，

就其本邑来说是大宗，相对于诸侯来说，又成了小宗，以此类推，至
于士、庶人。姬姓以外的大家族多通过婚姻关系结合起来，成为诸
侯国，对周王室称小宗。王位、君位等都由嫡长子继承，永远保持大
宗和大宗子的地位。所谓嫡长子就是嫡妻所生的长子，“立嫡以长不
以贤”（《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最重要的内容
之一。

第三阶段，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春秋末年，周室
衰微、诸侯争雄，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宗法制度逐渐瓦解崩
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后，人们从宗族组
织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个直接隶属于国家的数口之家的个体小家
庭。这些个体小家庭虽然脱离了宗族组织，但往往是同一个祖先的子
孙聚族而居，其中一些六国旧贵族、六国地方恶势力、汉代新贵以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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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地主势力等逐渐发展成为强宗大族，武断乡曲，扰乱吏治，威胁
和破坏国家政权，并占据大量人口，减少国家收入，因而受到中央政权
的分化和打击，如西汉刘邦曾强制迁徙齐楚大族昭、屈、景、怀、田诸姓
到关中（《汉书·高帝纪下》），景帝曾派郅都诛杀济南大族瞷氏首恶
（《汉书·郅都传》）；武帝时曾规定“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后汉
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宣帝派赵广汉诛杀颍川原、褚两姓
首恶，并设谋使强宗大族之间“结为仇雠”（《汉书·赵广汉传》）。尽管
如此，强宗大族的势力还是迅速膨胀壮大，特别是朝廷新贵和大批地
主官僚的豪强化，可以直接影响中央的决策，元帝即位之后，改变了打
击的政策，豪强兼并更加猖狂。出身于南阳大族的刘秀，依靠南阳、颍
川、河北等三个豪强集团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很快抛弃了打击的政策，
强宗大族逐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并迅速发展，至汉末已遍布各郡
县乡里。这些雄踞州县的大族长期聚居在一起，有的聚族至数千家甚
至数万家，如李典一族有宗族、部曲“三千家”（《三国志·魏书·李典
传》），许褚为抗拒黄巾军，聚宗族“数千家”（《三国志·魏书·许褚
传》）。汉魏之际，统治者内部非豪强势力彻底失败，从此开始了长达
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统治时代。
魏晋至隋唐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虽然又一次强化了血缘关系，

但却不同于殷周时期宗法式家族的政权族权合一，而是家族与地主庄
园的结合体。一个家族往往占有一个或几个庄园，族长是庄园主，同
族（有时也有异姓）庄客既是族众又是依附农民，他们脱离国家户籍而
成为庄园主的私有人口，并在族长宅院附近“烟火相接，比屋而居”（杜
佑《通典》卷三《食货典》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从汉末至隋朝统一
的四百年间，国家基本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频仍，因此，家族要在
乱世中求生存并发展，纷纷武装结垒，抵抗外来袭击，或保护全族迁
徙；也有一些大坞主在家族坞堡强大起来之后不再满足于避难自保，
将自卫的家族武装变成正规常备军对外掠夺，进行政治与军事的投
机。因此，族长又是武装坞堡的坞主、垒主和宗帅。世家大族这种封
建庄园兼武装壁堡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入唐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
家族的武装壁堡作用就逐渐减弱乃至消失了。
第四阶段，宋以后近代封建家族制度。在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

中，一般情况下，族长和族众虽然是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在国家户籍中
是一个大户，但他们仍各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族长是族众小家庭的
家长，对家族进行统治。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式家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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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家庭，就是几代同居
共财、几十人或百余人同爨合食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就是一个家族，

家长就是族长，家庭成员就是族众，如北魏李几一家，七世同居共财，

有２２房１９８人，同爨合食（《魏书·李几传》）。再如郓州张氏大家庭，

形成于北魏，在北齐得到朝廷旌表，至唐初张公艺为家长时，已经九世
同居，唐高宗泰山封禅时还特意绕道访问（《旧唐书·张公艺传》）。唐
中叶以后，随着地主庄园的逐渐崩溃和门阀士族制度的灭亡，世家大
族式家族组织逐渐衰落、瓦解，庄客、庄户、佃客、族众子弟等纷纷独立
形成自己的个体小家庭。北宋时，数口之家的半自耕农和佃农占到全
国总户数的８０％以上。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中叶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教训，采取
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实行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向来以
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这时，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化就出现了两重性质，

一方面，所有农户都编入国家户籍，理论上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税收、

徭役的来源；另一方面，因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
弛，事实上，地主阶级及各级政府很难真正控制个体小农，也就很难保
证税收和徭役的实现。这样，不仅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得不到保
证，就连地主官僚家庭长享富贵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北宋理学家张载
最早指出了个体小家庭普遍化的弊端，“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
中，以至公相，……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

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
家？”根据这种情况，他极力提倡恢复或重建古代宗法制度：“今日大臣
之家，且可方宗子法。”①此后，程颐以及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丘
濬、王阳明，清代的汤斌、毛奇龄等理学家都极力鼓吹封建宗法思想提
倡重建家族制度。理学家们具体规划的家庭形态有两类：一是魏晋南
北朝至隋唐以来一直存在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二是由许多个体
小家庭聚族而居构成的家族组织。这两种家族形态，尤其是累世同居
共财的大家庭，可以防止地主阶级家庭本身的分化破产，既可以保持
地主官僚及其子孙世代荣华富贵，又有利于巩固朝廷的统治，因此，得
到宋以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助。

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是已经分裂成许多个体小家庭的同一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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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第２５９、２６０页，《张载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先的子孙，聚居于同一个或邻近几个村落，以血缘为纽带组织起来，建
立由族长、房长、家长构成的组织系统，由族长、房长控制各个小家庭，
协助封建基层政权征收赋税并维持治安秩序。聚族而居的个体小家
庭经济上完全独立，族众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封建统治者往往利用族
中富有的地主凭借血缘关系去控制统治贫穷的农民。这种家族组织与
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比，松散却易于建立并坚持，有利于稳定和巩固
封建统治，成为宋以后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为了阻止宗族制度的瓦解，就有了敬宗收族的思想，《礼记·大传》
说：“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
人类具有亲亲即亲爱自己的亲人的天性，人们由亲亲而尊崇祖先，由尊
祖而敬重同宗，由敬宗而团聚族人。宋以后的统治者和理学家都重新提
倡“敬宗收族”，以建立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所谓“凡我族人，皆属同气，
我看来是千百人，祖宗看来是一人”（《光绪竹溪沈氏家乘》卷七《祠规》），
就是利用人们的血缘关系，灌输血亲相爱亲族团聚的观念，尊祖敬宗从
而达到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聚族而居的目的①。
将家族制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应该只是为了强调具体时期的

特点，实际上，它是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每一阶段的核心内容都被后
来者保留并吸收。这样，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家族制度至少具有三大
本质特征：第一，父权家长制；第二，宗法制观念下的家国同构；第三，
以封建大家庭为理想模式。这种家族制度落实到个体小家庭，则具化
为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亲亲疏疏等家庭制度②。这种家庭
家族制度是理解中国传统家庭家族文化的关键，也是研究明清家庭小
说时必须参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三、传统规范下的家庭秩序

传统五伦中的“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家庭中最基本、最主要的
人伦关系，传统礼法对它们有繁琐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整套
的规矩仪节，台湾学者耿立群先生《礼法、秩序与亲情———中国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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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发展历史参看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徐扬杰《宋明家
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张邦炜《中国封建时代的家庭制度》，《四川师院学报》，１９８３（３）。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幼之伦》①对此有详尽的研究和阐述，我们参照该文，对传统规范下
的家庭秩序略述如下。
所谓父子，是一种泛称，包括父母与儿女、翁姑与儿媳、伯叔与侄儿、

姨舅与外甥等各种长幼关系，有时还由父而推至祖，由子而推至孙；兄弟
也是泛称，还包括姊妹、叔嫂、伯与弟妇、妯娌等除夫妻之外的一切同辈
人之间的关系。夫妇则包括夫妻、夫妾甚至妻妾之间的关系。
父子伦理中首先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恭谨周到的“孝道”。《孝

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说：“夫孝，始于事亲”；《礼记·曲礼》说：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作子女的，冬天要设法
为父母御寒，夏天则要致其凉；晚间要为父母安置床铺，早间则要请安
问候。《礼记·内则》讲得更加详细具体，大意为：作儿子媳妇的，应该
鸡鸣即起，漱洗完毕，穿戴整齐，即到父母舅姑住所，低声柔气地问父
母穿着冷暖，有无病痛不适，并善为舒解。出入则要或先或后敬而扶
持；三餐则要请问父母舅姑想吃什么，然后准备好、奉上，饮食要待父
母舅姑尝食之后子媳才能各退就食。在父母舅姑面前，要恭敬应对，
谨慎进退，不能随意喷嚏、咳嗽、欠伸、跛倚、斜视、吐痰等，冷了也不能
随便添加衣服，身上发痒也不能抓搔。父母吐痰液要当即帮忙刷拭；
父母衣服脏了，要请求帮忙洗涤，衣服破了，要请求帮忙补缀。父母舅
姑不命坐，不敢坐，不命退，不敢退。《礼记》中这一段叙述无论是否儒
家伪托，对后世的家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体现的是父尊子卑
的伦理秩序。这一核心内容被后世家训一再重复、发挥，典型如北宋
司马光的《涑水家仪》，几乎照搬了《内则》中那一段话②。

８ 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

①
②

见蓝吉富、刘增贵主编《敬天与亲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３。

司马光《涑水家仪》：“凡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栉总，具冠带。

昧爽，适父母舅姑之所，省问父母舅姑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供具毕始退，各
行其事。将食，妇请所欲于家长，退而供之。尊长举筯，子妇各退食。丈夫妇
人，各设食于他所，依长幼而坐，其饮食必均一。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长幼席
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就寝，则安置而
退。居闲无事，则待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执事必谨，言语应对，必下气怡
声。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侧。父母舅姑不命之
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涑水家仪》中除了这一段之外，对“父子”交接
的仪节还有许多琐碎而具体的规定，如“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
于家长”；“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
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终身不衰”，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有人践履这些孝道。据载，宋人张存家居矜
庄，子孙非正衣冠不见（《宋史·张存传》）；三国时司马防，诸子不命曰
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三国志·司马朗传》

注引司马彪《序传》）；唐河东节度使柳公绰，每日清晨诸子皆束带晨醒
于东门之北，至归寝时，诸子复昏定中门之北，二十余年如一日①等等，

至于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则是“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典型。而
《内则》和《涑水家仪》中的饮食规矩在《红楼梦》中有生动的描述。民
间至今仍有“父子不同席”（《礼记·曲礼》）的习俗，可谓源远流长。后
世女教中“事舅姑”的种种规矩亦大多是对《内则》中那段经典的引
申②。

父子伦理中，与子女的孝相对应的是父母的慈，所谓“为人父，止
于慈”（《大学》）。有人强调父母应该以身作则、以孝植慈甚至认为“父
不慈则子不孝”③，但是，在父权制家庭制度之下，父权至上，“天下无不
是的父母”，甚至连儿女的生杀予夺都在父母的掌握之中④，因此，实际
运作中往往是单方面强调子女的孝。历代家训中随处可见教子以孝
的训诫，在封建家庭尤其是大家庭中，子女自幼就得学习各种孝顺父
母、尊敬长辈的礼仪规矩，而且很多时候是强制性执行。子孙年长之
后，同样应该遵守尊卑之序。如元代浦阳郑氏，世称义门，自南宋建炎
初郑绮始，至明初止，凡十世同居，垂三百年。郑绮六世孙郑太和编家
规五十八则，八世孙郑涛又和诸兄弟一起酌加损益为一百六十八则，

世称《郑氏规范》，对冠婚丧祭之礼、饮食衣服之制都一一作了具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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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小学外篇》，见《古今图书集成》之《明伦汇编·家范典》卷５《家范总部·纪事
一》。

典型如唐郑氏《女孝经·事舅姑》：“女子之事舅姑也，敬与父同，爱与母同。守
之者义也，执之者礼也。鸡初鸣，咸盥洗衣服以朝焉。冬温夏清，昏定晨醒。敬
以直内，义以方外。礼信立而后行。诗云：‘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
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刘宋颜延之《庭诰》：“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
念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

司马光《涑水家仪》：“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林逋《魏
孝文论》：“母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尽孝道，……母生之身而母杀之死者，且不敢
怨，……孝子之于亲，纵受其虐，不敢疾怨。”见《古今图书集成》之《明伦汇编·

家范典》卷７《祖孙部·艺文一》。



定①，其中包括：“子孙饮食，幼者必后于长者”；“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
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子侄年非六十者，不许与伯叔连坐，
违者家长罚之”等等，《元史》称郑大和“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
颁白者犹鞭之”（《元史·孝友一》）。《红楼梦》中，无法无天的贾琏挨
父亲贾赦揍，精明泼悍的熙凤被婆婆邢氏辱，都只能“俯首默受”，都是
拘于长尊幼卑的“孝道”。
兄弟伦理讲究“兄友弟恭”，即一般所说的“悌”。兄弟是血脉相连

的手足，又是同辈，因此，相对来说，规矩较少。但是，在“长幼有序”的
总前提下，还是强调弟弟对兄长的恭谨，《郑氏规范》即要求：“子孙须
恂恂孝友，实有义家气象。见兄长，坐必起，行必以序，应对必以名。
毋以尔我。诸妇并同。”甚者则强调事兄如事父，典型如北魏杨播“家
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杨播的两个弟弟中，杨椿长
而杨津幼，“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
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
后共食。……椿命食，然后食”（《魏书·杨播传》）。在一些典范的孝
悌故事中，弟弟还可以毫不犹豫地代兄去死②。
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族制度重视嫡长子，因此，在兄弟伦理中，长

子的地位受到特别的重视。父亲过世之后，往往由长子继家长位，主
持家政，民间至今有“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之说。中国传统的父系继
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身份和财产。身份继承又包括宗祧继承和封爵
继承，前者指继承“香火”，即继承祭祀，继承主祭权人的身份和地位；
后者指继承爵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主要涉及宗祧继承。中国父系
继嗣的原则是：身份继承为长子继承制，而财产继承则为所有儿子平
均分配。即长子有责任继承“香火”，祭祀祖先，孝顺长辈，管教和帮助
弟妹，并维持家计，就像《家》中的觉新。至于财产分配，长子没有任何
特权。这一点，与日本很不相同。日本的家长称“当主”，其家庭继嗣
的原则是：长子具有同时继承当主身份和财产的权力，而且只允许一
个人继承。长子继承当主后的家庭称为“本家”，其他儿子则必须另谋
生路，各自建立“分家”，“本家”与“分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

０１ 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

①
②

徐梓编注《家训》第１１４页，《郑氏规范》“题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明外史》载，明代卢宗济父兄并有罪，吏将逮治，卢宗济对兄长说：“父老矣，兄
冢嗣，且未有后，我幸产儿，可代父兄死。”于是代父兄认罪。见《古今图书集成》

之《明伦汇编·家范典》卷７５《嫂叔部·纪事》。



上都存在很大差别。而且，日本的“当主”继承并不重视血缘，无儿有
女时，可以招婿继承；无儿无女时可以通过一定手续招任何人为养子
来继承；长子无能时可以废嫡立幼；如果儿子无能，也可以选女婿或其
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男性来继承。这一点与重“香火”的中国完全不同。

中国人重视血缘姓氏的延续，因此选亲不选贤；日本人重视的是代表
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家名的延续，因此，可以选贤不选亲。再加上中国
家庭的财产是兄弟分割，日本家庭的财产是“当主”独立继承，这种不
同的家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与日本家庭家族经济的延续

发展情况①。中国传统中兄弟均产的财产制度还从一个侧面决定了世
家大族“五世而斩”的命运。如前所述，北宋理学家张载指出，崛起于
贫贱之中的公卿“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一些“既得富贵者”的财产，
“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面对子女分财异居给家
庭经济造成的损失，在推崇孝悌的中国，人们只能千方百计维系大家
庭的存在，不可能像日本人那样让一个人继承家业再发扬光大。明清
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兄弟让产或争产的故事正是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

兄弟之间的“悌”道。

对兄弟“悌”道产生严重威胁的是夫妇之情。正如《颜氏家训》所
说：“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
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
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

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
圆盖，必不合矣。”的确如此，从人情上来说，与妻子的私情和儿女的骨
肉情都比兄弟之情来得亲厚；至于兄弟的配偶则更加疏薄，因此，兄弟
各自成家之后，原本简单的兄弟关系就变得异常复杂了。这里，血缘
再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些讲究“孝友”的模范从血缘的角度做出
了断然的裁决，如宋代张存就经常说，“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

奈何先外人而后手足乎？”（《宋史·张存传》）“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
服”，这是礼法的通俗化表述，先兄弟而后夫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一个女人要求丈夫先夫妻后兄弟，自然是“搅家不贤”的“勾绞
星”，这类“勾绞星”在明清小说中非常多见。至于兄弟伦理中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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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嫂与叔、伯与弟妇之间，由于男女之防，更须讲究礼法。东汉的马援
“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后汉书·马援传》）即是典型。妯娌之间要
求和睦，而她们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则依其夫之嫡庶长幼而定。

夫妇为人伦之始，而又没有血缘的连系，因此，更加依赖礼法的维
持。夫妇相处的理想境界是夫义妇顺、相敬如宾。但是在以男子为中
心的男权社会里，更加强调男尊女卑、夫为妇纲。被一再传诵的梁鸿
孟光故事其实只有妻子孟光对丈夫梁鸿的“敬”而看不到梁鸿对孟光
的敬。传统礼法对女子事夫之道作了许多的规定和阐释，尤其是历代
女教更是不遗余力，一言以蔽之，恭敬顺从。《白虎通·嫁娶》云：“阴
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就是说，女子本来没有人格，嫁人之后才取
得人格，所以，女子一生最高的目标就是嫁人。《礼记·丧服传》云：
“夫妻一体，夫妻绊合也。”就是说，女子一旦嫁人，其人格即被丈夫吸
收，一切荣辱都依丈夫的身份而定。在法律上，妻子也处于完全不平
等的地位①。

女子除了敬夫顺夫之外，还要与丈夫一起孝敬公婆，管教子女，和
睦兄弟妯娌，友爱小姑。其实，由于“男主内女主外”的分工原则，家庭
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仗主妇，家庭的和谐兴旺与主妇的能力和德行
直接相关。据《伊川先生文集》载，程颐的母亲侯氏就是一位典范性的
贤妇：“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谨称，与先公相待如宾客，先公赖其内助，礼
敬尤至，而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未尝专，必禀而后行。仁恕宽厚，抚
爱诸庶，不异己出，从叔幼姑，夫人存视，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严而
整。”《林兰香》中的燕梦卿、《歧路灯》中的孔慧娘则是小说家笔下的典
范贤妇。

与妻相比，妾的地位更为低贱。在夏商周三代，由酋长、大家长转
化过来的奴隶主贵族都奉行一夫多妻制。为了确定财产、地位的继承
人，以防止众妻妾及其子女间的争夺，稳定、巩固其统治，逐渐建立了
正妻和嫔妃、媵妾制度，礼法对后（妻）、妃（媵妾）及其后嗣的身份地位
作了详尽的规定。夏代开始，以禹、启为代表，实行大家长制下一夫正
妻和嫔妃制②。这一制度为后世历代帝王所沿袭，并不断发展、完善，

且推延至民间士庶。一般来说，娶妾的正当理由是为了后嗣，所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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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家规中都有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许娶一妾的规定，但事实上民间
富民豪商纳妾往往漫无标准。在实际生活中，妾或可因年轻美貌及私
狎之情而获丈夫宠爱，所谓“妻不如妾”，但是，在礼法上，妾的地位却
无法与妻相比，所谓“妻妾不分则室家乱，嫡孽无别则宗族乱”（《吕氏
春秋·慎势篇》），连她们所生的儿女首先也是属于嫡母的。《红楼梦》
中贾环为赵姨娘所生，可是，赵姨娘却连管教的权力都没有，因为“凭
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第２０回）。唐代严挺之厚宠爱妾
英，儿子严武从母亲那里得知，“奋然以铁锤就英寝，碎其首。左右惊
白挺之曰：‘郎戏杀英’。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
非戏也。’父奇之，曰：‘真严挺之子！’”（《新唐书·严挺之传》）爱妾被
儿子所杀，父亲不但不责怪，反加赞赏，可见在礼法面前，私情是多么
微不足道。
正妻去世或被出，丈夫可以续娶，继室在名分和地位上都属于正

妻，与原配没有差别。
综上所述，在传统规范之下，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因辈

分、年龄、性别等不同，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角色要求和身份定位，体现
出明显的尊卑高下秩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秩序主要是从大家庭的
理想出发，代表了大家庭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庭的建立和发
展受到经济等许多条件的限制，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大家庭人口众
多，关系复杂，内部存在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容易分裂、瓦解，因此，
这种家庭形态很难普遍发展，社会生活中更多的还是个体小家庭。不
过，尽管一些具体的仪节规矩对小家庭并不适用，但是，一些主要的伦
理观念如“孝”“悌”以及女子的三从四德等却早已深入人心，对小家庭
同样有效。问题是，属于道德理想层面的礼法规范无疑具有合理的因
素和存在的价值，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的感性欲望存在冲突。
那么，在礼法与人情、理性与感性之间，毕竟存在多大程度的重合与分
离？有关家庭的传统道德规范毕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家庭

中的个体成员毕竟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或背离了传统规范，这种遵循或
背离又给自己和整个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要解答诸如此类的

问题，明清家庭小说应该是最好的材料之一，它们不仅部分地保留了
经历经验层面的历史真实，而且还包含了作家们对人性人情之多种可
能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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